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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不是参与政治


法轮大法带给人类的是真善忍法理，法轮大法是修炼，是在世间的正常工作生活中，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不是要搞人间的政治，也不要人间的什么政权。


中国神传文化一直是敬天尊神的，历朝历代对修炼人都看作是半仙，崇敬有加。比如赤松子、张三丰等等，哪个皇帝也决不会因为他们对朝政、帝王说了什么，就说修炼人搞政治。


修炼是要超越人的境界的，又怎么会看中低于自己的肮脏的政治和政权呢。


法轮功学员是身在尘世的修炼人，是要放弃对名利的执着，放弃对人间政治政权的执着的，更不会追求和参与政权之争。


中共和江泽民互相利用，违背普世道德和现有宪法规定，残酷镇压法轮功，制造“自焚”等假案嫁祸法轮功，迫害世人对真善忍的正信，扼杀信仰自由的人权，犯下了人神共愤的大罪，必将受到恶报。法轮功学员在国外游行，在国内发传单，目的是揭露迫害，揭穿中共骗人的谎言。劝人退党，也是劝人退出曾血腥残杀中国民众、用各种运动迫害中国人的邪恶组织，顺应天意，抹去“为其奋斗终生”的毒誓，避免在“天灭中共”时跟它一起遭殃。这是在救人，是在劝人向善、回复良知和道德，是大好事啊。◇


做一个同化真善忍的好人


以前呢，我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遇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对别人有什么影响我可不管。初中毕业后因为我的学习不好，不再读书了，后来就在做生意的叔叔家里帮忙，因为是亲叔叔，我可以帮着管帐。


我从小就养成了偷钱的坏毛病，看到手里有这么多钱，就想谁会傻到现成的钱不要啊，再说即使知道，是亲叔叔的钱，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可是做了什么坏事躲的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有一次我偷钱后被婶婶发现了。可是她没有生气也没有骂我，只是平静地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谁也拿不走。”


听到这句话时我好像被一种力量抑制住了，原本准备狡辩的话被咽进了肚子里，一句话也没说，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很久。要知道以前我是从来就不会去想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只会看到别人的错。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婶婶为什么不骂我呢？就去问她。婶婶说她是炼法轮功的，不骂人，然后跟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还给了我很多《明慧周报》看。我慢慢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真善忍”，怪不得婶婶是这样宽容善良的好人。


   2006年在阅读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是一个多么自私自利、令人讨厌的人，也明白了很多原来不知道的做人的道理，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同化“真善忍”的修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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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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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非法庭审大法学员赵柏亮、李海峰、李永胜、张玉华。这四位大法学员的亲朋好友百余人，来自省内几个不同市县，欲参加旁听。不料牡丹江法院的极度恐慌，纠集“六一零”、公安恶警大肆绑架家属和亲朋，当天有三十三人被百名便衣在大街上绑架，其中有九人被非法劳教；鸡西法轮功学员王淑香、赵秀艳俩人仍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 


王淑香、赵秀艳的家人从鸡西市往返牡丹江数次去要人，警察一面伪善告知家属说俩人不报姓名，得知道她们的身份才能放人；一方面暗中派人多次与家属通电话，诱骗家人赶快拿钱活动活动，少则数千元，多则一万五，后又明码实价的公开要，家属没有满足恶警的敲诈勒索，而是多次去牡丹江找局长、国保支队和中队长李哲、彭福明、杨丹蓓要人，但遭到的是训斥、侮辱和推诿。这些警察们弄不到钱，四个月后就把王淑香、赵秀艳的所谓案子转到下辖的柴市派出所。三月末，赵秀艳的女儿接到柴市派出所警察赵明哲的电话，其女问赵：把我妈关押这么久了，不放人不说，还不通知家人，这不是非法关押吗？赵明哲支支吾吾没说出啥，就说以后再联系。 


四月一日，赵秀艳的丈夫和辍学在家的女儿第七次去牡丹江要人，柴市派出所还是以其不报姓名和家庭住址为由拒绝放人，赵家人说赵秀艳来牡丹江带着身份证和数百元钱和手机，完全可以和家人联系确认她的身份，而且家人来牡丹江这么多次，告诉了家庭住址和家庭的所有情况，还怎么确认身份哪？   


赵秀艳女儿要求见妈妈，柴市派出所警察赵明哲不让，说：“赵秀艳的身份核实不了，她不说自己真实姓名。”赵女儿说：“那我们家人来那么多趟，我们也告诉了她的姓名。”赵说：“不是本人说，不好使。”女儿问：“现在我们把这些材料都拿来了，核实完身份该放人了吧。”赵明哲说： “我说了不算，得领导定。”   


赵明哲还告诉家属说：赵秀艳不报姓名，这样他们就要报教养六个月，要家人去赵秀艳原住地办理落户手续，（因赵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二年初派出所的人说把赵秀艳的户口注销了）。家人几经奔波，处处遇刁难，赵的丈夫对派出所说：“你们说户口注销了，人没死，户口凭啥注销吧！”问了好几遍，派出所的人都不理睬。气的家人放弃了重新落户的事。 


赵秀艳的丈夫经过两个地方的两个派出所的多次刁难，承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折腾，一气之下告诉牡丹江柴市派出所：“户口不要了，人也不要了，你们爱咋整咋整吧。”赵秀艳的女儿只有悄悄落泪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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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很多人一瞬间便失去了生命，除了令人悲伤、同情和惋惜外，还令人不得不感叹灾难来临时的迅猛无情。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地震故事。 


清朝时黔江附近有一个大村落，黔江城里的大户罗炳然家看中了那里的风水，就搬迁到了那里，修建了豪华的庄园。罗炳然家十分富有，每年收割稻谷后，他家的糯谷用箩筐装，一筐一筐的排列，可以一直排到30公里外的黔江城。 


在咸丰六年5月壬子（西元1856年6月10日）时，当地突然发生大地震，大地震后那儿形成了一个面积2.87平方公里，被当地人称为“小南海”的大湖，罗家庄园乃至周围300余户民居沉入湖底。富裕和繁华乃至人的生命，顷刻之间就消失了。后人还常常在水浅时能看到湖底的一些建筑物。


传说在当时罗家庄园附近的殷家湾还有一处李姓富户的宅院。地震发生时，李家正准备迎亲，已经准备好洞房和花轿。结果地震一来，除了俩人逃脱外，其余人全部遇难。那俩人是怎么逃出这灭顶之灾的呢？我就讲讲这个故事。地震那天早上，亲友们都聚集在一起吃早饭。突然，一个负责接待的男子听到后院马厩里的马在大声嘶鸣。他跑过去一看，发现马儿躁动不安。男子害怕，对着马说：“要出么子事吗？如果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马儿拼命地点头，男子马上就明白了，当即就骑上马逃出了生天。另一个幸存者则是负责给客人盛饭的厨子，当时他的饭勺掉地上后，突然被一只小狗窜出衔跑。厨子于是在后追赶小狗，也因此逃出了灾殃。这俩人一离开，立刻就地动山摇，峰崩岩塌，整个殷家湾瞬间被山石埋没，100余人全部遇难。 


看了这则故事，不得不令人感叹：繁华在瞬间就会消失。由此又想到今天一些人听到“退党、团、队保平安”的消息后却说：我要等到共产党垮台时再退。其实到了共产邪党垮台的那一刻，再想退党恐怕就比较困难了，同时也可能根本就没你退党的时间了。因此想要保命的，一定要赶在共产邪党垮台之前退出啊，也就是说现在就要赶快退啊，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揭露恶警刑讯逼供


    黑龙江省密山市大法学员刘景禄、孙丽香被密山和鸡西公安恶警绑架后，遭受了长时间的刑讯逼供，并被非法判重刑。目前孙丽香在鸡西市中级法院没有给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于四月八日被黑龙江省司法部门的领导送入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刘景禄仍然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第一看守所。 


下文是刘景禄根据非法判决书中检察院否认公安恶警们刑讯逼供的进一步揭露： 





刘景禄和妻子遭受刑讯逼供事实补充（部份）


    六月三日晚，我和妻子被带到鸡西市公安局，被分别关到两个挨着的屋子，对我们夫妇施暴的一共有五个便衣，他们没有一个出示证件的，其中有一个是密山市的恶警李刚，负责逼供我的人是一个瘦子，大约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头，还有一个比较胖的，戴一副眼镜。他从我所在的屋子出去后，一会就听到隔壁有电棍声，紧接着就听到妻子孙丽香的叫声，我当时两手被铐在椅子的扶手上，双脚戴着铁镣子，我强站起身来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妇女。 


    当时在刘景禄屋子里的一个瘦子就过来打了我几个耳光，边打边说：你老实点。 


    过一会那个胖子回来问我：你想好没有？都跟什么人接触？我说没有跟谁接触。那个胖子说：你不说是不是？我有办法叫你说。说着他拿出一瓶矿泉水，把水倒出一部份，然后把盖拧上，猛打我的头，打累了，他又拿出一根电棍，电我的头部、鼻子和小腹，边电边骂。他说，现在是轻的，一会我再电你的“小弟弟”，让你的“小弟弟”作废。告诉你，别说你这样的，我在看守所工作五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头几天抓着一个杀了七八个人的杀人犯，比你有钢儿，都被我们摆平了。打死你也白打死，算你自杀，叫个车拉出去就行。后来他又重拳打我的两耳根，用六角扳子按压我的耳后穴，用手抠我的锁骨，持续一小时。 


    四日一大早恶警们把我和妻子互相调换了房间，他们又继续非法审讯，我听到隔壁传来大骂声和妻子的哭叫声。等到上班时间，他们那屋没有了打骂声，中午又传来了声音，我在妻子呆过的房间的地上看到有一堆头发，仔细辨认发现和我妻子头发的长短、颜色是一样，这就是他们3日晚对我和妻子的酷刑折磨。 


四日晚恶警又绑架来一个叫王智的，那晚我们多次听到电棍声和王智的惨叫声。 




















牡丹江恶警百般敲诈


拒放赵秀艳、王淑香














